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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8版）1800余亩绿色有机蔬菜
种植基地，实现了农业的规模化运营。榕珍
菌业一天生产50万吨以上的杏鲍菇，每年产
值达到约 2亿元，以 3000元工资的投入为
400多人提供就业岗位。妈妈农庄的薰衣草
花田，每年吸引上百万人次的游客来到战旗
村，村里的人气也旺了起来。

2020年，战旗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3.52万元，集体经济收入达 653万元。村民
基本医疗保险、社区物管均由村集体经济进
行全额支付。每到春节、中秋、国庆，村子还
会组织村民们聚餐吃“坝坝宴”，乡村的人情
味也延续了下来。

回顾成都市近20年的农村与土地改革，
姚树荣认为大致呈现出四大特点：

第一，重点从宅基地着手，实现了宅基
地保障性、财产性、经营性的多功能利用与
统筹兼顾；第二，坚持市场化的基本取向，在
保障农户合法权益的前提下，自觉转变政府
职能，从政府单一投资转向鼓励社会资本、
农民集体投资；第三，完成了从城市偏向到
乡村优先的转变、从转让发展权换取乡村建
设资金，变为土地使用权入市、作价抵押等
方式吸引资本人才下乡、促进三产融合；第
四，制度的微更新、渐进演化为农民理性的
培育、能力的提升准备了足够时间，实现了
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以及从城乡分割到
城乡融合的系统性转变。

城乡共生的路径没有标准答案。这些
年，通过放活制度空间，成都的乡村振兴拥
有了不同的可能。

斜源小镇地处大邑县山区，平均海拔
900米左右，为茂密的森林所环抱，长期以来
以煤矿作为主导产业。2008年，斜源遭到汶
川地震的破坏。第二年，成都关闭所有煤
矿，斜源的经济再受重创。于是，当地利用
土地综合整治和灾后重建政策，筹集4.17亿
元资金，新建了14万平方米的川西民居特色
小镇。

山上的 3000余居民集中搬进了小镇新
居，城镇化率一下上升至 83％，但急剧的变
化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成都三加二公益阅读推广中心执行长
邓淙源带领团队，负责操盘斜源小镇的乡村
振兴。他回忆说，小镇建设初期，很多居民
进城租房买房，将近三分之二分下来的新房
被空置。入住新镇的村民依旧堆柴生火，导
致社区环境脏乱。一直到当地下大力气完

善基础设施、处理好卫生问题，小镇的味道
才基本出来了。

矿场关闭后，产业空心化也成了亟待解
决的问题。

为此，斜源发展中药材、青梅、佛手瓜产
业，从高耗能的发展模式中解脱出来。当地
留存着药佛石窟、唐代白云庵遗址，有一定
旅游资源。邓淙源的团队还将斜源小镇定
位为“共享小镇”，作为游客前往西岭雪山旅
游时的中途休憩点，通过“市民下乡”引入民
宿、咖啡、手作等业态，发展旅居产业、区域
旅游、共享经济。

每到暑假，城里人便携家带口赶来纳凉
度假，斜源出圈成了网红小镇。2019年，斜
源小镇的游客流量达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
入达1亿元。当地的房屋私下交易售价从每
平方米 1800元增至 5000多元，村民的资产
也实现了增值。

同在大邑县，安仁古镇走的是一条“文
化赋能特色小镇”之路。

安仁是唯一的中国博物馆小镇。这里
保留了 27座民国公馆和 36座现代博物馆。
三条民国老街、国内最大的地主庄园，固定
下民国时期的记忆和土改时期的历史痕
迹。漫步于民国老街，既能见到当地人售卖
本土小吃、竹编包等手工品，也能见到炮哥
楼、戏台、咖啡馆，以及由民国中学改成的国
际学校。

安仁政府选择与大国企华侨城集团合
作，瞄准“文博、文旅、文创”产业，打造一个
拥有 100家博物馆的世界博物馆小镇，同时
对接成都的文创中心、对外交流中心功能定
位，打造音乐小镇、西部国际会议中心。安
仁古镇有关负责人牟俊辉说，很多年轻人不
再外出打工，而是选择留在家乡做餐饮、开
民宿，共享旅游业发展成果。

种种模式涌现，什么乡村振兴才是好的
乡村振兴？

除了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在邓淙源看
来，关键在于决策背后的核心理念，这将导
向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如果单纯以项目
为目的，就直接流转土地、流转集体资产，把
农民全部都搬出去，引进市场资本投入打
造，再进行招商运营。但是以乡村振兴为理
念，一定是共创共享，一定不是把农民都迁
出去，还要解决集体经济问题，解决市场资
本下来后，如何和老村民共融的问题。”

实际上，这也道出了一些专家的担心：

资本下乡是否会挤压农民的生存空间？进
城失败的农民无法再回乡务农，农村的蓄水
池功能是否会受到影响？无论如何，让乡下
人过得更好是乡村振兴的初衷，政府、企业、
村集体、村民、市民对乡村抱有各自美好的
想象和期待，改革的关键是找准方向、协调
好各方利益。

在这方面，入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社区
试点的明月国际陶艺村或许是一个“让乡村
还是乡村、让乡愁留在乡村”的典范。

明月村是成都最西边的村子，位于蒲江
县甘溪镇。乘坐村民开的观光车向村庄深
处驶去，视线一一扫过清新的茶园、集中安
置村民的小楼、漫墙绽放的月季，还有正在
屋外坝子上剥笋的农人，伴着淅淅沥沥的细
雨，别有一番风味。

2009年以前，明月村还是一个以种植粮
食为主的市级贫困村，产业转换为雷竹、茶
叶、猕猴桃、耙耙柑等经济作物后，才实现了
摘帽脱贫。2011年，明月村为了修复被汶川
地震损毁的古窑“明月窑”，引入一位陶艺专
家驻村。随后，越来越多手工艺者来村里租
用老房，发展文创产业。

明月村顺水推舟，引进音乐、蜡染、篆
刻、书法等领域的艺术家110多位，借助这些

“新村民”的力量，在乡村景观营造上加入了
艺术化设计元素，并开发出松林火锅、春笋
宴等地道的乡村美食，通过开办体验式农
场、举办雷竹春笋艺术月等活动，逐渐探索
出农创加文创的发展模式，提升了农业的附
加值。“在明月村，是一群有情怀的人在做一
件有情怀的事情。”一位曾多次来到明月村
的房地产行业人士介绍，县政府为明月村配
套 187亩国有建设用地，拒绝了房地产企业
抛来的橄榄枝，破例将土地划分为 17块，以

“招拍挂+补贴+点状供给地”方式卖给艺术
家，定向发展文化旅游艺术项目，控制住了
村庄的产业方向。

而今，明月村的松林竹海间散落着44个
文创项目，其中院落改造 27个、陶艺手工艺
文创园区项目 17个。1380多户老村民，一
半住在老房里，一半则入住了集中安置的小
区。村民创业区另将 30多户老村民集中到
一起，开民宿、办农家乐、办手工体验作坊。
村里还有3000亩茶园、8000亩雷竹，农业仍
然是主业。迄今150多名村民返回明月村创
业，2020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7万
元。

原有的乡土社会也延续了下来。村里
不时举办诗歌音乐会、皮影戏、书画展，村民
成立了舞蹈队、合唱团，还制作了一首清澈
的村歌《明月甘溪》。2016年明月村引入垃
圾分类后，村里的晨跑小队会在节假日领着
村子里的小朋友一边晨跑、一边捡垃圾，通
过积分兑换奖品的方式鼓励其参与。乡风
也随之一改。

然而，明月村是罕见的、稀有的。
明月村的基础设施主要由政府投资打

造，第一家餐馆、第一家民宿、第一个创客服
务站等示范性项目均由政府补贴，国有建设
用地也由政府特意配套。一些专家认为，这
种模式所需的财政投入高，难以在其他村庄
大量复制。此外，在政府主导的模式下，如
何处理好专业团队与政府的意见分歧也是
挑战。

复盘成都的乡村振兴案例，参与明月村
建设的邓淙源总结，“三个不任性”很重要：
权力不任性，在乡村建设的专业性问题上，
不是“谁官大谁说了算”，而是充分听取专业
人士的意见；农民不任性，诸如明月村向手
工艺者出租农民房子时，统一规定 3000元、
5000元、8000元的三档价格，由村集体统一
签约流转，并以“修路不经过家门前”等软性
方式约束农民坐地涨价的行为，才得以稳住
引入村里的项目。更重要的是，资本不任
性。邓淙源说，资本力量非常强大，但讲求
的是经济逻辑，可能会与村庄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理念产生冲突。而实际上，资本下
乡后能否确保农村的耕地继续种植粮食？
农村土地是否会走向房地产化？中国的制
度设计该如何平衡好空间与约束之间的关
系？诸多问题仍然尚待理清。

过去20年，成都的土地制度改革探索仅
是中国实现乡村振兴的初步尝试。我们看
到，一些村镇的空间结构、产业形态发生了
改头换面的变化，附着其上的乡土社会也和
以往不同了。但未来，成都的城乡共生现象
会如何演进？以2021年为坐标点、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之后，中国的农村将走向何方？现
在仍然是未知数。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随着 6月 1日乡村
振兴促进法正式施行，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
与落实得到法律规范，确保乡村振兴在各地
不松懈、不变调、不走样；伴随农村土地制度
的改革深入，一个崭新的城乡中国将逐步浮
出水面。

除了外卖行业，还有哪个行业在规避支付员工社保
5月29日，美团王兴针对业界关心的美

团骑手社保问题进行了回应。
王兴表示，美团将为所有外卖骑手购买

员工工伤保险，按照王兴的说法，这是一套
由平台、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合作推出的方
案，与传统的工伤保险不同。该保险方案的
制定还需要考虑到目前美团骑手所缴纳的
商业保险，这其中的重合部分还需要再考
量。王兴所提及的商业保险，指的是此前美
团骑手每人每天 3元的商业险，该费用需要
从骑手佣金中扣除。

美团规避骑手社保的法律依据，在于骑
手和平台或者劳务外包公司签立的并非劳
动合同，而是产品代理合同，骑手和平台之
间的关系，是产品代理关系，平台按照每个
订单，支付骑手相应的佣金。

当然这不是孤例
保险行业按照相同的逻辑，公司和广大

的保险销售人员也是签立代理合同。看下
某省会城市PA保险营业部的代理人考勤制
度，这些代理人依然要按时上班考勤打卡，
迟到一次扣 50元，迟到 30分钟以上扣除当
天绩效，缺勤一天扣除 150元绩效，尽管这

些钱肯定不会以工资的名义扣除，保险公司
和代理人之间的关系怎么看都像是雇佣关
系而不是代理关系。

同理是不是餐馆也可以和传菜的员工
做菜的厨师配菜的员工签立代理合同呢？
只能说，保险和外卖行业，资方依靠强大的
议价能力，以看似较高的薪水为诱饵，诱使
签立代理合同而不是劳动合同。

按照公开信息，中国第二大的保险公司
PA集团拥有 40万寿险代理大军，2020年中
国PA总收入12000亿元，净利润1400亿，其
中寿险利润为 1000亿。如果按照社保支出
每人每月 2000元计算，40万人的社保每月
将增加8亿元支出，每年100亿，该公司还是
有能力承担这部分开支的。

外卖行业就不一样了，2020年美团营收
1147.9亿，其中外卖收入662.7亿，占总营收
的比例为 57.7%。2020年全年净利润 47.07
亿元，如果 2020年美团为所有专送骑手缴
纳社保的话，大约需要回吐利润 100亿元左
右，远远大于去年全年美团净利润47.07亿，
这也是王兴根本无法直接面对的。

无论对于百万保险销售大军，还是千万

外卖骑手，企业规避社保问题是不对的。这
批上千万的群体最终会老去，体制不会任由
这么大的人群老无所养，这些人的养老保障
最后必将推给社会保障体系承担，那时无疑
将摊薄现在照章缴纳社保的人群的未来收

益，这样对现阶段广大照规章缴纳社保费用
的个人和企业是不公平的，届时旧的不公又
将引发新的不公。骑手和保险代理的养老
方案，不应该永远处于放任状态。我们说，
无论MT，还是PA，显然都不是好公司。

把课间十分钟还给活蹦乱跳的孩子
课间十分钟，同学们三三两两围成一

团，有的踢毽子，有的跳绳，有的扔沙包，有
的弹玻璃珠，直到上课铃响才气喘吁吁、依
依不舍地回到教室……然而，中小学课间十
分钟逐渐变得“静悄悄”，孩子们只有喝水、
上厕所才被允许离开教室。6月 1日，教育
部发布了《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明确提
出不得对学生课间出教室等设置不必要约
束。（《新京报》6月15日）

曾经的下课活动时间，如今已变成了学
习休息时间，除了喝水、上厕所等必要活动，
一切活蹦乱跳的活动都不提倡，甚至成了禁
止打闹的具体内容。

将于 9月 1日起施行的《未成年人学校
保护规定》第八条规定学校不得设置侵犯学

生人身自由的管理措施，不得对学生在课间
及其他非教学时间的正当交流、游戏、出教
室活动等言行自由设置不必要的约束。这
意味着，进一步明确了学生课间十分钟的活
动权，并将其放在是否侵犯学生人身自由的
高度上看待，目的是督促学校将课间十分钟
恢复成本来的样子。

诚然，十分钟很短，可也正如白岩松之
前在节目中所说：“连课间十分钟都很难走
出教室的孩子，怎样支撑一个民族的健康
呢？”课间十分钟正是学校教育理念的一个
缩影，严格禁止孩子们自由活动的学校，想
必也不可能重视体育课，因为构成其担心的
内核其实是一个——怕出事，怕担责。顺着
这一思路，体育课难以保证，不断剔除单杠、

跨栏、跳马等“高危”项目，也就能够理解了。
道理很简单，家长有“孩子不受伤”的要

求，学校有“我们担不起”的顾虑，两方一拍
即合，使得孩子们渐渐远离阳光和户外，失
去了锻炼基本运动技能的机会。长此以往，

“中学生运动会纪录‘沉睡’40年无人破、高
中班里引体向上少有人达标”的新闻也就再
正常不过，被课业负担压得喘不过气的孩子
本就无暇锻炼，如今连校内运动也越来越

“斯文”，他们的体质如何能不下滑？也许正
是由于体质变差，才使得原本正常的体育活
动变得危险起来，难道这一恶性循环还要被
继续加固吗？

想要改变，不能仅靠提倡和引导，还需
要对症施策，解除学校的安全顾虑。一方

面，围绕影响课间十分钟活动效率的原因入
手。教师能否不拖堂、卫生间和户外活动场
所是否达标等，都需要进行考核，让孩子们
有时间活动，也能活动开。另一方面，学校
是学生在校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必须依靠制
度性的措施解除他们的顾虑。尤其是在家
长敏感度更高、维权意识更强的背景下，大
力推行校方责任险显得尤为必要。面对“意
外比例低、赔偿金额高”的特点，保险制度正
好可以大展身手，有效化解和转移学校的赔
偿压力。运动就会有风险，但不运动的风险
却更大，唯有从制度上减少学校的后顾之
忧，课间十分钟和体育课才不会变成鸡肋，
也才能从根本上让学校打消顾虑，切实让中
小学生真正动起来。


